2012年3月24日 星期六 天气晴
唰地一下拉开窗帘。当第一缕灿烂的阳光射入我窄窄的小房间，近日阳光最充足的一天如约而至。阳光的照射使建筑的顶层金光璀璨，七班的同学们又将在这明媚的一天踏上本星期最后一天的征程。
拎起小书包，拿出日语书，同学们对号入座，开始了第一节日语课的漫漫长路。“先将对话读一遍吧，上次是18、19号这次就从20号白君和21号朱君开始吧，是。”日语老师率先把瞄头对准了20号21号两位同学。得知情报的同学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抱着日语书四处寻求援助。执教者有平假名表拼音法，也有现场指导法，更有一些夸张的下头教一句，上头说一句，搞得老师哭笑不得。第一环节的课本战完结后，大家仿佛都松了一口气，满脸疑惑地看着老师把歌曲播放列表找出来，悦耳的岛歌响彻在了七班各个角落。悠长的日本男声，细致的音色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。温暖的海风拂过脸颊，湛蓝的海水激荡在脚边，岛上花海弥漫，果实香气扑鼻。穿着日本传统布衣的男子对着海上的明月唱着悠扬的岛歌，诉说着丝丝乡绪，丝丝恋愁。也许是歌声的渲染让我们早已忘却时间，也许是清脆的下课铃声早已融入于歌声。铃声拂过，我们却还沉浸在歌声中无以自拔。
事实不饶人，第二节课下课轰隆隆地大换位让我们兴致全无。远离了四周的挚友，又身处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接触到了新的人。坐在最后一排的开心而死，调到前边去的郁闷而死。高度近视的纠结而死，视力太好的满足而死。调位乃是铁规则，就算你遇到了你不喜欢的人或偶然遇到了柜子君都要忍，忍字心头两周刀啊。
愉快地掠过了蓝精灵充斥的爱尔兰大叔课，等待我们的是厚重如砖头的英语课。上课了，我们四十六只乖乖的小猫，安静地等待着邹老师的到来。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咦，人呢？疑惑的同学们派出了侦察兵王醒同学，透过窗边侦察。“老师不来了！”此刻王醒的声音是多么的美妙而动听激荡在同学们的心头。四十六只小猫瞬间变为凶煞的老虎，互相撕咬着，发出阵阵狂躁的吼声。
“啪啪啪，啪啪啪。”不合时宜的铁门敲打声骤然响起。难道是？那秒杀一切的神情，微皱的双眉，霸气的姿势，女王般的衣着。啊，邹老师！四十六只老虎瞬间像憋了气的气球般无力，乖巧地一句话不敢说。邹老师环视四周有说不出的不满，我们也只能乖乖地接受现实，好好地将那本砖头啃干净。
十二点整，本周课程正式结束，迎接同学们的或是愉快的假期亦或是繁多的补习班。但在学习这条漫漫长路上，我们还只是初出茅庐。任重道远的我们背负的不仅是长辈们的期望还有对自己的责任。我们无法选择家庭环境，无法选择自己是谁，但是我们有权改变自己人生的轨道。
